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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韩国首尔大学名誉教授韩相震发文悼

念，称李强为“拥有能够展望中国之未来

的睿智和慧眼的社会学家”，他的离世不

仅是中国社会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整个

东亚社会学界的一大损失。

在八宝山送别李强时，清华大学社会

学系2003级本科生、2007级硕士研究生，

现任雀巢中国业务总监的刘洋与同学敬献

了花圈：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刘洋解释，“已识乾坤大”是指，李

强老师家学渊源，后成为学界巨擘，也是

政府高参，其眼界、境界都高于大多数

人，对社会底层逻辑和高层布局的了解也

超前于大多数人；“犹怜草木青”是指，

他一直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对事物

规律抱有真诚的好奇，对社会问题抱有真

切的关怀，对学生秉持着有教无类的理

念。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还在关注

着“新清河实验”的进展，嘱咐学生坚持

下去，摸索出一套基层社会治理经验。

“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了解生活的

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刘洋和她的同学

们都觉得，李强老师当得起此语。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1月8日）

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
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刘西拉同
志，因病于2023年12月21日在上海逝世，
享年83岁。
刘西拉，山东青州人，1940年1月出

生于重庆。1957年至1968年在清华大学土
木工程系学习，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
位。1968年至1981年任四川省建筑科学研
究院技术员、工程师。1981年至1985年在
美国普度大学土木工程系进修。1986年至
1998年历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讲师、副
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1998
年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工程与力学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土木与
建筑工程系主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
讲教授等职。
刘西拉同志是我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

弦歌不辍伴师归

——回忆刘西拉老师

○江  枣（2005 级博，土木）

和工程教育专家，第八届、十届全国政协
委员。曾被国家教委、人事部授予“有突
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称号，获全国科
学大会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
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清华土木系有一段非常独特的历史。

2005—2010年连续六年，在清华大学研究

生“一二·九”合唱比赛中，土木建管系

刘
西
拉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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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骑绝尘，以大分差领先第二名的绝对

优势夺冠。这六年的夺冠与刘西拉老师有

直接关系。

“一二·九”合唱对那几届几百上千

名土木系研究生意味着什么？你现在去问

他们中随便一个，得到的答案八九不离十

都是“终生难忘”“热血沸腾”“灵魂

震撼”。2005—2010年的土木系研究生

“一二·九”，具有巨大的能量，这能量

近20年始终雄浑磅礴。刘老师毫无疑问是

这能量之源。

2005年9月，我推免来到清华，被

清华土著、资深学生干部杨帆拉着加入

了土木系研会。很快就迎来了研究生第

一次大活动“一二·九”合唱比赛的筹

备。“一二·九”合唱比赛可以说是清

华校内规模最大、级别最高、最受重视

的文艺活动了。土木系近十来年一直是

“一二·九”合唱比赛荒漠。2004年请了

一位美丽的艺术专业小姐姐加加来做指

导，拿了三等奖第一名。研会各位信心大

振，准备在2005年大干一场。

某次排练后研会留下讨论，记不得是

谁发布了一个重磅消息：老刘要来！“杨

刘西拉老师和同学们在系馆多功能厅排练

帆们”都大呼小叫“天哪！”我当然知道

刘西拉的大名，可是他不是专业大咖、清

华土木老系主任么？他来“一二·九”合

唱干什么呢？“老刘老牛×了！”土著们

教导我，给我讲述他年轻时代读书的各种

传说，和20世纪90年代当系主任时带领土

木系研究生“一二·九”合唱唱哭台下评

委严良堃的高光时刻。

印象中那年刘老师在所有同学伸着脖

子的瞩目鼓掌中第一次步入排练大教室。

他大步流星，一副老牌帅哥风范，气场十

足，冲同学们挥手的样子有点像纪录片

《周总理在万隆》走下飞机那一刻。你能

感到整个阶梯教室一下子被摄入一个能量

场中。一个65岁老人体现出极度的专注、

纯真、赤诚和热情。他的肢体语言很丰

富，不一会儿就红光满面，一件件地脱衣

服，脱下衣服往讲台上一甩，迫不及待似

地扭身又忘情投入作品创作中。用一个词

概括就是——荡气回肠，大为震撼。

从此后，刘老师每周打飞机往返京

沪，所有同学都期待着和刘老师在排练场

相逢。那一年，土木建管系第一次燃爆大

礼堂，拿了冠军，是第二名拍马也追不上

的高分。那一夜很多参赛同学兴奋

得整宿未眠。我们研会和主力成员

去了大慧寺海底捞通宵庆功。刘老

师也去了，和我们一起狂欢达旦，

高歌畅聊，开怀大笑！夺冠后这一

场彻夜海底捞，成了以后几年不变

的传统。刘老师从来不会缺席，也

不早退。海底捞的服务员都记住了

我们，更记住了这位和年轻人打成

一片的老先生。

在我印象里，刘老师毫无尊

长架子，我们背后都直呼他“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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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研究生“一二·九”比赛现场。刘

西拉老师指挥，本文作者江枣领唱（前排右 1）

刘”。他可以和我们哈哈开玩笑，可以手

舞足蹈给我们演示他关于某个舞台细节效

果的一个新设想，演完问怎么样。为了某

个创意和设计想法不同，老刘和我们会争

得脸红脖子粗。2005年大捷，刘老师的艺

术雄心被激发。赛完没几天，他就跟我们

说，明年的歌他已经选好了，唱《救亡进

行曲》！

这就是当年刘老师携土木系研究生在

1994年创造清华“一二·九”合唱历史的

经典歌曲。当年演出完一位评委在点评时

说，自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没想

到时隔几十年后还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他

和另一位评委指挥都哭了。可是在当时并

没有拿到第一名，得了第二，很多同学意

难平，接受不了。刘老师专门给同学们手

书写信，安慰大家，给大家鼓劲：“我相

信连古老沉默的礼堂和每一块砖头都会记

住昨晚我们土木系的声音，那是一种什么

样的震撼！”

“要让大礼堂的每一块砖都记住我们

的歌声！”这也是我参加的六年间每年排

练刘老师都会给同学们下的命令。所以，

必须再一次，让《救亡进行曲》的时代最

强音响彻大礼堂。

刘老师选定的2006年第一首歌是《长

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他关于舞台

的想法特别多，一有想法就打电话，然后

研会就想办法执行。也是咱土木系人才济

济，刘老师怎么天马行空奇思妙想，我们

都给他接住落地。

刘老师还想复刻重现1994年二百号人

从二楼撒传单的名场面。这个现在管理加

强了办不到了，给改成在二楼两侧全埋伏

下我们其他年级的同学，最后段落刘老师

转身指挥全场齐唱环绕立体声“工农兵学

商，一起来救亡”。刘老师为了不能再撒

传单别扭了半天，反复问杨帆：“真的一

点可能都没有了吗？”老不死心。

他想得非常细，我感觉他在脑子里自

己给自己演了不知道多少遍，哪里怎么唱

哪里男生哪里女生哪里大领唱哪里小领

唱，哪里加什么动作做什么造型，哪里要

做一个停顿哪里推上去，甚至他自己指挥

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姿态，都是他根据作

品情绪反复演练过的。

现场还是出了状况。《四渡赤水》临

近尾声有几句是刘老师独唱，可是他全情

指挥，完全顾不上从之前的领唱杨薇老师

手里接麦克！停下来拿麦克，那作品情绪

和完整性就没了。刘老师直接转身，肉

嗓开唱，中气十足，表现力拉满，分毫不

受影响，全场掌声雷动。待到段落间歇，

刘老师再从容走到杨老师跟前接过麦克，

气定神闲唱出最后一句“毛主席用兵真如

（合）神呐嗬嗨！”大礼堂的顶快被掌声

和欢呼声掀翻了。这个突发状况又成就了

清华“一二·九”合唱史上的一个经典名

场面。毫无悬念地，再一次独占鳌头。

2006年赛后海底捞之夜，刘老师就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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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2007年我们唱《祖国不会忘记》！这首

歌是刘老师平生挚爱。我猜想从2005年起

他就一定在脑海里反复设计描摹这首作品

在“一二·九”舞台上的呈现了。

刘老师从年轻时就认为最体现清华精

神的一句话是：“We do the best, you do 

the rest.”这次，为他最看重的歌，他要一

支管弦乐队！土木系研会传统主打特别能

折腾，就怕不折腾，越折腾越来劲。我们系

有校艺术团交响乐队队长和小提琴首席，真

的拉起了一支专业齐全的小型管弦乐队。

第一支歌是《我和我的祖国》。通常

两首歌第一首比较抒情，或者戏剧性，第

二首更重情绪情怀，以“让大礼堂的每一

块砖都记住”为直接目标。

刘老师自己拉小提琴，当过校艺术团

首席，开过专场音乐会。在排练现场他常

常对乐队演奏提出看法，表达乐队此处未

能实现他想要的效果。他以一人代一支乐

队，忘情投入酣畅淋漓地用人声和肢体

语言进行一番模拟示范表演，全体同学

都看得目瞪口呆，齐拍巴掌叫好，大呼

过瘾！

刘老师对我中场视频脚本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他希望我们做一个视频，

让观众看完眼中噙泪，然后这时管弦乐

队“叭”响起进行曲前奏，所有人精神

为之一振。中场视频我写文本，韩松剪辑

制作。做出来后大约刘老师也很满意，

因为他要求由他亲自来担任视频的旁白

录音。

2007年是我们所有人公认舞台水平最

高的一年。比赛现场唱完，中央音乐学院

原总教务长方堃学长立刻含着泪从评委席

上跳起来叫好。别的系都想来刺探，土木

系现在年年那么牛，他们怎么练的？！我

保留了一个视频——上场前一小时，刘老

师在系馆多功能厅给大家作最后一次排练

和动员。看了这个视频就全知道了，刘老

师怎么带我们练的。不怕叫别的系看，看

了也学不去。因为注入每一个演唱同学的

歌声和泪水里的，是刘老师的精魂。

我看到这个视频里面刘老师述说他的

同学们的故事，我看到当年坐着听的同学

里面，好些现在也成了总工，在各自单位

独当一面，还有人已经当了市长，真感到

一种传承的力量。土木系不算大系，每年

研究生“一二·九”都是当届研一倾巢出

动，台湾籍的同学、韩国籍的留学生，按

政策是可以不参加的，可是都主动来，排

练次次不落。韩国留学生是个特别棒的低

音大贝司，原来教堂唱过诗的，来做我们

的男生小领唱，跟我们一起唱《共和国之

恋》，一起歌颂古巴革命；台湾的慧勋姐

姐参加一次不够，第二年自己又来，不光

唱“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我

把青春融进祖国的山河”和我们一样热泪

盈眶，还和我们一起意气风发地唱“毛主

席用兵真如神”呐！你说神不神？还有什

么比这个统战效果更好的吗？

在很多地方“一二·九”活动都是走

形式，很多大教授也根本不屑掺和这些学

生活动，可是刘老师不，他直接倾注灵

魂，不计投入地燃烧发光。“一二·九”

有老刘给我们当精神领袖，可是2008年，

刘老师说他这次有要事分身乏术，不能再

当指挥了。刘老师推荐了程晓辉老师来做

指挥。程老师正是1994年土木系第一次将

《救亡进行曲》唱响大礼堂时的系研会

主席。

刘老师说：新陈代谢，自然之法，重

在平稳过渡。他不做指挥，工作量反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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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因为除了指导我们排练，他还要每

个音符每个动作手把手地把程老师给带出

来。不知道多少个夜晚，在排练结束后，

我们继续留在系馆多功能厅讨论到后半

夜。刘老师夫人陈陈老师也从上海来了。

陈陈老师不怎么说话，微笑着坐在一边看

刘老师滔滔不绝。我们一起给每个声部单

独录示范音频，一遍遍培训程老师，过审

脚本文案……

程老师一直进入不了状态。我们跟他

说“您得像一团火！”给我们说得他越发

没有信心，打了几次退堂鼓，可是刘老师

一直死挺他，就说“程晓辉没问题”。直

到卓越的伴奏加入合练，那个号一吹、鼓

一擂，程老师终于找到了感觉，整个合唱

队伍士气也一下子就上来了。在别的系以

为土木系没有了刘西拉指挥不再是不可战

胜了的2008年，程晓辉老师经过一番脱皮

苦练，带领我们拿下了四连冠。

比赛结束研工部部长武晓峰老师问我

们系杨军老师，你们系那指挥是谁？杨老

师说是我们系一个年轻老师。武老师说，

刘西拉走了，你们又弄出一个这个！你们

还让不让别的系玩了！刘老师说：我们

前几年“一二·九”最可贵的是训练磨合

出了一个高效的模式，一个有机的团队。

这次我虽然走了，这个模式这个团队还在

运作。新人进来，通过磨合还能达到高

度。这是我这个老人最骄傲最欣慰的！

“一二·九”如此，学术梯队亦如此，学

科、院系、学校建设亦如此。

此后2009年和2010年，都是由程老师

担任指挥，日益成熟。刘老师依然参与选

曲，并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不辞辛苦从上

海飞来北京为大家排练。这两年土木系延

续着冠军的辉煌。2010年“一二·九”

因各种原因我没有保存这一年的资料，对

着电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这最近的一年

了……拿起手机给龑华师弟发微信，依稀

记得他是那年的领唱。

龑华师弟秒回，劈头甩给我三篇人人

日志和一个百度网盘链接。13年过去了，

晚上七点，这些东西都在手边，说拿就拿

出来。他还把当年同学们人人上发的日志

都打印保留下来了。三篇人人日志，酷酷

师弟们用看似漫不经心甚至有点吊儿郎当

的笔触，记录了这一段经历带给他们内心

深深的震撼和认知的巨大改变。

土木系六连冠在2011年终止了。大

约是2 0 1 0年响彻综体“土木建管六连

冠”的呐喊过于嚣张，校研会在2011年

“一二·九”改变了规则。不要高分，不

要冠军奖杯，刘老师也决意坚守他心目中

朴素走心的“一二·九”精神。

那年我第一次作为观众在台下看比

赛。看其他院系在跳舞、表演，只有土木

系坚持干干净净唱歌。《太行山上》一曲

终了，一直绷着脸的评委阎肃带头站起来

鼓掌。结果不出所料地名落孙山。

阎老爷子最后登台点评发言。他说：

“有一件事情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我看

大家都拿个红绸子从台上这头跑到那头，

跑上来跑下去，还有弄个方阵，变来变

去，都闹个旗子挥过来舞过去，这些个东

西有多大意思呢？我感觉我们的同学们并

不喜欢这些嘛！”一舒胸中块垒！

我不知道后来清华的“一二·九”合

唱有没有回到从前的样子。从那之后，我

也就没再掺和过系里的活动了。

能跟随刘老师，参与创造了令几届土

木建管全体研究生终生难忘的历史，是我

今生莫大的骄傲和荣幸。


